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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又何妨
高 峰高 峰

近期参加一场培训。时间既宽
裕，我决定乘公交车前往，慢悠悠地
去。不误事，便好。

坐在晃荡的车厢里，无须紧盯路
况，心神是全然的自在。窗外秋意正
浓，路边的树叶时不时旋下一片、两
片，在闹市中辟出一方珍贵的寂静。
自从单位从城北迁到城南，已许久未
踏足这一带。道路是新修的，建筑也
是新的，国庆时悬挂的红旗仍在秋风
里舒卷。天高云淡，太原的街景显得
安详而美丽。这样的景致，若自己驾
车，脑子里全是工作与路况，是绝无心
情多看的——开车与住高楼，似乎都
在无形中将我们的生活连根拔起，远
离了地气。

朋友群里，依旧热闹。有人为家
事烦忧，有人为工作焦虑，有人为子女
操心……这些，我何尝不曾经历，或者
也正在经历。只是渐渐明白，对于那
些实在捋不清的人生疙瘩，不如暂且
放下，让“子弹”先飞一会儿。许多难
解的结，不妨交给时间。既然烦闷无
用，倒不如主动搁置。让心慢下来，沉
一沉，转机或许就在明天悄然浮现。

慢下来，才能听见身体的声音，听
见内心的回响。何不趁此找回那些曾
经的喜爱、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初心？
待到年华老去，方能坦然回望，不负此
生来路。

慢，不是怠惰，而是一种专注的
沉淀。不急于求成，方能酿出精髓。
正如那耗费一年光阴才捕捉到的一
个镜头，那十多年打磨出的一本书，
那十年孤寂磨出的一把剑——真正
的精品，往往都诞生于时间深处。

慢，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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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地铁1号线站名掌故·北营站
郝 波

北营站位于小店区北营南路与龙兴街交叉口，是
地铁 1 号线和 3 号线的换乘车站，车站共设 3 个出入
口。该站工程名为中心街东站，公示名为龙兴街东站，
最终确定名为北营站，因位于北营片区而得名。

宋朝初年，宋太宗毁晋阳城后，在汾河以东今城
西、南畔、北畔之间另筑起一座周长仅 2公里的新城，取
名平晋城，有“平灭晋阳”之意。当时，在平晋城北设置
有屯兵军营，后形成村落，得名北营。明洪武四年
（1371），平晋城被水冲毁，遂于河西晋阳城旧址南关另
建新城，即后来的太原县城。一说北营为宋初所设的

“九营十八寨”之一，并非如此，“九营十八寨”为明代军
屯制度的产物，而且其中也不含北营。

北营站附近有山西省供销社仓储运输公司。

山西大学的东山校区是建在山上的。这便意味
着，无论你去往何处，总免不了一场或急或缓的攀
登。从宿舍到教学楼，从食堂到图书馆，路总是蜿蜒
着，起伏着，像一首没有休止符的、流动的乐曲。初
来时，我颇不习惯，走几步便要微微地喘，心里不免
怀念起故乡那一马平川的、可以骑着单车呼啸而过
的坦途。

可日子久了，这日日不断的攀登，竟也成了生活
中一种固有的、令人安心的节奏。尤其是黄昏时分，
上完了一天的课，从人声鼎沸的教学楼里出来，独自
一人踏上回宿舍的路。这时节，夕阳总是慷慨的，将
一切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连路上行人的笑语，也似
乎被这光浸润得温暖了。路旁的银杏，这几日正忙
着变换衣裳，一半还固执地绿着，另一半已灿灿地黄
了。风一过，那些小小的、扇形的叶子便扑簌簌地落
下来，有的擦过肩头，有的停在发梢，更多的，是铺了
一地，软软的，踩上去也听不见什么声音，只觉得脚
底下一片温柔的陷落。

走着走着，便会经过那片小小的篮球场。那里
总是不缺青春的、蒸腾的活力。篮球撞击地面，发出
沉闷的“咚咚”声，混着急促的脚步声和短促的呼喝，
热热闹闹地填满了这片小小的山谷。我常会驻足，
靠在铁丝网上看一会儿。看那汗水在年轻的额头上
亮晶晶地闪烁，看那些阳光、畅快的笑容。

目光越过喧腾的球场，投向远处山坡。那里，图
书馆的轮廓在渐深的暮色中显得愈发沉静、庄重。
一扇扇巨大的玻璃窗后，已然亮起了明亮的灯火，一
格一格，像是悬在山间的、装满星光的匣子。那光是
温润的、收敛的，带着一种沉思的意味。那是一种向
内的、深沉的热闹，与球场所见的向外奔涌的生命
力，构成了这山峦静谧的两极。我的心，也仿佛在这
两极之间找到了平衡——既渴望那球场上无拘的奔
跑，也向往那灯光下专注的沉浸。

我终于走到了宿舍楼的台阶下。抬头望，那扇
属于我的窗子里，已透出了橘黄色的、暖暖的灯光。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最后一段攀登。台阶一级一级，
在脚下安稳地向后挪去。我忽然觉得，这每日的上
上下下，竟像极了一种温和的隐喻。我们告别了那
段只需埋头向前、目标单一的平原岁月，来到这多峰
多谷、起伏不定的青春山峦。路是曲折了些，也费力
了些，但视野却因此而开阔，风景也由此而丰饶。每
一步，都踩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每一程，都遇得见
不同的光景，照见内心不同的向往。

推开宿舍门，温暖的空气立刻拥抱了我。窗外，
夜色已然四合，东山沉静的轮廓融化在深蓝的天幕
里。我坐下来，感到一种微醺般的、平静的愉悦。这
山路，我还要走上千百遍；而这路上的风光与那山间
的灯火，每一日，都是新的。

山路风霞
敬 心

秋色渐染的屋顶秋色渐染的屋顶
马海霞

上世纪 80年代，我家获批了宅基地，在远离主
村落的山脚下盖了新房子。周围邻居一共有 11
家，这 11家经过统一规划，盖了平屋顶的房子。有
了这种平屋顶，我们再也不用去场院和马路上晒
粮食了。

庄稼收割回家，直接运上自家屋顶。小孩子是
屋顶上的常客，没事就被父母赶上去，当“稻草人”
吓麻雀。

我家有架木梯，但我上屋顶不用梯子，都是踩
着鸡窝爬到院墙上，再爬上屋顶。虽然过程繁琐，
却比木梯安全。

一同陪我上屋顶的还有小人书、收音机和水。
我坐在一屋顶粮食中，边玩边当“稻草人”，待邻家
小伙伴也爬上自家屋顶，便来我家屋顶集合。看到
有麻雀落下啄食，就拍拍手掌，大喊几声，胆小的麻
雀便被吓跑了。若遇到顽固的麻雀，就得敲脸盆吓
走它们。

除了吓麻雀，我们还负责翻晒粮食，一天要翻

晒几次。有时天气突然转阴，有下雨的征兆，我便
赶紧将粮食堆起，用塑料布盖上。最恼人的是刚盖
上粮食，天空又冒出了太阳，就得重新摊开粮食。
但这样的天气总是少数，多数时候还是晴空万里，
我们大可优哉游哉。

坐在屋顶上也是一场旅行。天有多高，旅行就
有多远。看，一朵一朵的白云形态各异，映衬着湛
蓝的天空。我们用眼神和蓝天握手，和白云拥抱。
站在平屋顶上环视四周，每家的院子都是一幅风景
画：前边邻居家的石榴树挂满了红红的果实；后边
邻居家养了半院子的花儿；一只花猫趴在右边邻居
家的自行车座上，睡得正香。再极目远眺，远处群
山巍峨，满眼尽绿；山下是大片的庄稼地和菜地，依
然有庄稼未收割，像群士兵挺立着，等待农人的检
阅；菜地里，红彤彤的辣椒挂了一簇又一簇；南瓜藤
上吊着几个老南瓜，一朵大黄花从绿藤中挺起腰
身，气势赛过了牡丹，真是美得不像话……

那时，家里的孩子多，房间少，屋顶还是最好

的会友谈心之所。到屋顶上去高谈阔论，可真是
惬意呀。

记得有一年秋天，邻居家燕燕的大哥交了个
女朋友。燕燕大哥领着女朋友爬上屋顶，两人在
屋顶上剥花生，剥呀剥呀，剥了一下午，到晚饭时
间了也不下来。燕燕想上房顶喊他俩下来吃饭，
被燕燕妈一把拉住，说别打扰，他们饿了自然会下
来。结果两人一直剥到晚上 9点才下来。后来，我
们小孩子才明白，他俩哪里是在剥花生呀，那是在
谈恋爱呢！

屋顶晒秋，晒出了很多的乐趣和梦想。小孩子
在屋顶的秋色中渐渐长大，计划着日后有一天能跨
越山跨越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一个又一个的白
日梦在平屋顶上生长蔓延。后来旧村改造，房子越
盖越高，再不见哪家在屋顶晒粮食了，只能怀念着，
无数次在回忆里遥望那片屋顶的秋色。

如今游走半生，心累时，最想爬上老家的屋顶，
晒秋，晒自己。


